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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本期起，《科学人生》栏目将分 ３期刊发反映中国及国际第四纪科学与黄土科学的领军人物———刘东生院士

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功垂千秋的业绩。刘东生院士是原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及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员，长期在两

所工作。他不仅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获者和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项———泰勒奖的荣

获者，而且在他去世之后，国际第四纪科学联合会（ＩＮＱＵＡ）于 ２０１１年 ７月瑞士伯尔尼召开的第 １８届大会上宣布正式设

立“刘东生奖章”（铸有刘东生头像的金质奖章），用以表彰全世界在第四纪科学研究领域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即终生

成就奖。这是迄今首次以中国现代科学家命名的国际科学大奖。刘东生先生一生功绩所彰显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和

奋斗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代后来者在探索地球科学奥秘的征途上不畏艰险奋勇前进！本文系特约《刘东生传》作者、中

国地质学史专家潘云唐教授撰写。

刘东生院士———

　　中国和国际第四纪科学与黄土科学的领军人物（上）
□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刘东生先生，早年毕业于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

地质组（专业），先后在经济部中

央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研究室、地质研究所（现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从事研

究工作。他在第四纪科学、黄土

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成为中

国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曾任中国

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主

任、名誉主任。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１９９１
年当选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

会（ＩＮＱＵＡ）主席，后又当选为第
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称“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２００２年
获得美国的“泰勒环境成就奖”

（被称为“环境科学领域的诺贝

尔奖”），２００４年获得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２００７年，获得欧洲地
球科学联合会（ＥＧＵ）的洪堡奖
章。２００８年 ３月 ６日他以 ９１岁
高年龄辞世。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６日，

举行了“刘东生星”的命名仪式。

２０１１年，ＩＮＱＵＡ设立“刘东生奖
章”作为该组织的“终身成就

奖”。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组

织的领导层中担任第一把手的，

本来就很少，加之用他的头像奖

章作为“终身成就奖”，这好像还

是第一次。他能够有这些闪光

点，绝不是偶然的，纵观他的整

个成长历程，的确可以总结出很

多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有益的启示。

“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说这话的是我们党第三代

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原党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江泽民同志。这话说明了“爱

国主义”具有最大的凝聚力，“爱

国主义”也是我们每个人终身奋

斗、成长的无穷伟力。

刘东生 １９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２日
出身在辽宁沈阳皇姑屯一个铁

路职工之家。那时中国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在明治

维新以后，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战争打

败了满清王朝，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
争中又打败了沙皇俄国，１９１０年
并吞了朝鲜，中国东北也就成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刘东

生从上小学起，就从校长、老师那

里受到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立

志学好本领，使祖国富强起来。

他 １１岁上小学五年级时，就和担
任皇姑屯火车站副站长的父亲及

全家人亲身经历了震惊世界的国

际凶杀案———“皇姑屯事件”，这

是 １９２８年 ６月 ４日凌晨，日本特
务悉心策划在车站附近的南满铁

路与京奉铁路的立交桥下放上炸

药，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炸死。

刘东生及亲人从后半夜的熟睡中

被强烈的爆炸声惊醒，第二天他

又亲见被炸毁的列车残骸。人们

都纷纷议论是日本人干的，刘东

生心里更深地种下了民族恨，立

志发奋学习，早日把日本帝国主

义赶出中国。

刘东生小学毕业前夕，同学

们都在讨论升学前途问题，有人

提到日本在沈阳办了南满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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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并有附属南满中学，如果先

考进南满中学，毕业后可升入南

满医科大学，前途是很广的。刘

东生虽然祖父、伯父都是医生，

他耳濡目染而有一定兴趣，但他

坚决不上日本侵略者办的学校。

最后，他在父亲的安排下，１９３０
年考进了南开中学。他入学一

年多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

事变”相继发生，日本大举侵略

中国。他积极投入抗日爱国救

亡的学生运动中，１９３５年夏，他
念完高中一年级，按规定到河北

保定军校旧址去军训 ３个月，刚
进行到一半左右，全体学生在大

操场集合，总教官黄杰在主席台

上宣布：“日本人提出抗议，勒令

我们停止军训，我们只好解散，

各回各校……”台上台下的教官

和学员顿时哭声震天，我们中国

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搞军训，竟被

日本侵略者勒令停止，这更激发

了大家高昂的爱国热情。

１９３７年，刘东生从南开中学
毕业。正好在 ７月 ７日这天早上
他从天津乘火车去北平，上午 １１
点还没到丰台车站火车就停了，

旅客滞留车上，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后来听说，日军在卢沟桥向

我军发动进攻。他和旅客们果

然看见日本兵猫着腰从火车左

侧跑过去。一直等到夜里，火车

才开动。他在前门车站下车，后

半夜才回到西单附近父母家中。

刘东生从少幼和青年时代就亲

历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皇姑

屯事件”、“七七卢沟桥事变”等，

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根植于他的

灵魂深处。

日寇占领北平后，他不愿在

沦陷区当亡国奴，而去到天津法

租界一位同学家中暂住，并当了

一年小学教师，在那里不为日寇

所统治，他一边教学一边从事抗

日宣传。后来他与大后方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同学联系好了，去

那里上大学。当他途经香港时，

见到父亲，父亲的友人愿资助他

去美国留学，并已为他办好了去

美国的护照，可以直接从香港赴

美。对有的人来说，能从乱世到

平静的世外桃源去安心读书，也

许是求之不得的。然而他却以

“不愿到外国去逃避祖国抗战”

为由，婉言谢绝了父亲和世交长

辈的“盛意”。他父亲因一再劝

说无效而十分失望和伤心。他

仍按原定计划乘船至越南西贡，

再乘法国人的窄轨小火车穿过

中越边境而到向往久已的“春

城”———昆明。

刘东生到昆明后，以南开中

学高中毕业生的资质，免试进入

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地质

组学习，他不但成绩优异，而且

始终关心祖国抗战大业。他上

学期间，受到日寇飞贼袭扰，几

乎天天跑警报。他刚毕业时，因

患严重胃病而未即时从事本专

业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美

国成了中国的重要盟国，陈纳德

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进驻昆

明。刘东生在养病期间亲见精

彩的空战，神勇的飞虎队战机搏

击长空，痛歼日寇飞贼，牢牢掌

握了制空权，日寇飞贼未敢再来

侵扰昆明，西南联大后来的同学

就没有跑警报的烦扰了。

刘东生在大病初愈时，眼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他

又服从抗日救国大局的需要，参

加了盟国空军招待所的接待工

作，直到迎来了 １９４５年抗战的胜
利，他才于次年初考进了还在重

庆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回归自己本行时，他已经 ２９岁。
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丝

毫没有虚度时日，他时时关怀祖

国的命运，在养病期间，他也不

忘复习业务课，博览群书，增长各

方面的知识，他的上级———考古

学家吴金鼎成了他的忘年交，教

给他很多考古学知识，对他后来

的科研也大有用处。在盟国空军

招待所工作期间，他也巩固并加

强了自己英语的读说听写能力，

为日后成为世界学坛的领袖打下

了深厚的语言基础。

综上可见，“而立”前夕的刘

东生，心中一直贯穿着痛恨侵略

者、渴望并致力于祖国富强、民族

振兴这条红线，爱国主义的崇高

理想指引着他光辉的一生，终至

创下不世的伟业。

巧抓机遇　大展宏图
刘东生虽然处于动荡年代，

在事业上历尽坎坷，年近“而立”

才回归本行，但对于一个胸怀大

志、立志高远的人，则是“起步不

在早晚，成功不分先后”。

刘东生虽回归地质队伍较

晚，但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地质科

学大师们的青睐与教诲。他经过

考试进入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时，中国地质科学界卓越的第二

代领导人之一———该所原所长、

时任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

师”）的黄汲清对他进行面试，提

出大大小小的问题，他都对答如

流，黄对他极其赞赏，并把年前刚

发表的代表作———《中国主要地

质构造单位》（英文版）赠送给他

作为见面礼。这种“一见如故”

的知遇之恩不是每一位应试者都

能享受到的。

刘东生进入该所后不久，黄

汲清就带领他和大学毕业刚进入

该所的年轻地质工作者周慕林、

王朝钧、李耀曾、夏西蒙、靳毓贵、

关佐蜀到重庆北碚附近的天府煤

矿公司去进行开发勘查工作，为

该公司寻找新的矿藏。黄汲清白

天带领他们爬山、下矿井，采标

本、画图、做笔记，晚餐后又召集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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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会，并检查每个人的野外

记录本、采集的岩矿标本，听取

汇报并组织讨论，还教给他们很

多野外地质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不仅

完成了任务，为“四川北碚天府

公司嘉陵江边煤田的钻探计划”

提供了充分依据，使天府公司后

来找到更多新矿，而且也受到锻

炼。刘东生在西南联大学到的

过硬本领在放下三四年后终于

又完全捡回来了。他对黄汲清

更加敬佩，还与一起工作的年轻

伙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后

来都成为中国地质事业上独当

一面的技术业务骨干，有几位曾

是省、市一级地质局的总工程

师）。黄汲清这样把初出茅庐的

青年地质工作者结合当前生产

和科研任务来加以培训的办法，

被一些人称为“没有学位的研究

生培养制度”。

刘东生到南京后不久，就被

派到以老地质学家侯德封为首

的拟议中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

坝地质勘测组去工作，同去的还

有两位年轻地质学家陈梦熊、姜

达权。他们去到宜昌，受到“扬

子江三峡水电处”主任张昌龄、

总工程师黄育贤、副总工程师张

光斗（后为清华大学水利系系主

任、副校长，两院院士）热烈欢

迎。他们在那里工作了 ２个多月
（１０—１２月），正是秋冬之交，天
气阴冷。他们抓晴天，抢阴天，

也不放过雨雪天，节假日也不休

息，一心只想多做工作。他们在

陡峭的江岸，攀悬梯，走险道，披

荆斩棘，排除万难，一往直前，胜

利完成了考察任务。回到南京，

他们经过室内整理，完成了报告

和图件。刘东生被派到长江水

利委员会去汇报工作并回答提

问，受到一致称赞。刘还见到著

名的美国水利工程权威萨凡奇

博士，还请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签名留下了纪念。

就在刘东生沉浸在三峡工

程地质调查任务胜利完成的喜

悦中时，李春昱所长派他继续从

事这项工作，以便将来为水电站

的建设服务。但刘东生这时有

了新的想法，他见到蒋介石发动

反共反人民内战，遭到惨败，国

内局势相当动荡，水电站建设上

马更是遥遥无期。他向作风民

主、平易近人的李春昱所长推心

置腹地吐露了衷曲。他说，工程

地质一时还用不上，而古脊椎动

物学家杨钟健是国内外著名的

权威，他上西南联大时就已十分

仰慕，杨最近周游列国回来，工

作干得正红火，他想跟杨先生研

究古脊椎动物化石。李所长同

意并支持了他的想法，并说：“这

样也好。具体的，你去跟古生物

研究室主任尹赞勋先生谈谈

吧！”他去到古生物研究室，见到

尹赞勋和杨钟健，受到他们的热

烈欢迎。杨特别告诉刘东生，他

最近从国外带回了很多书刊文

献和珍贵标本，希望刘在这里好

好学习，并和他一起整理和研究

文献、标本。１９４７年初，由工程
地质学转向古生物学，是刘东生

在专业上的第一次“改行”。

刘东生起早贪黑地沉醉在

杨提供给他的文献和标本堆里，

如醉如痴地学习和钻研。有一

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苦读德国

地质古生物学大师齐特尔的经

典教科书———《古生物学基础》，

忽然听到楼梯上脚步声越来越

近，抬头一看，杨钟健先生进来

了，他见刘正在啃齐特尔的这部

经典教科书，就说：“你真像裴文

中啊！”并且告诉他当年裴在周

口店发掘时，就是在一天劳累之

后晚上加班加点就着煤油灯苦

读这本巨著而学出来的。

刘东生高兴地站起来，把杨

让到自己的藤椅上落座，他坐到

侧方的小凳上，洗耳恭听杨的教

诲。杨翻了翻那本经典。告诉

他，那不仅是教科书，而且是工具

书，正因为它用途特大特广，所

以，读起来难度才很大，接着就给

刘仔细讲授这本书。从那以后，

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杨钟健

把那本书逐章逐节地给刘东生讲

完了。这样特殊的个别辅导，就

连研究生也很难享受到啊！刘东

生倍加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杨

先生讲完后，他更认真地复习、巩

固收获，不但理解思考，还要背诵

和记忆，直到把这本书弄得滚瓜

烂熟了，别人随便问那上面的内

容，他立刻可以道出这些化石在

多少多少页，甚至连描绘它们的

图在什么位置他都不会记错。

１９４７年下半年，中国古生物
学会恢复活动，杨钟健成了中心

联络人物之一。１０月底，杨被函
选为学会的理事，１２月 ６日即被
推选为理事长。杨立即给刘东生

布置了任务，让他在当月 ２５日召
开的“中国古生物学会复活大

会”上作关于“中国古脊椎动物

学的发展和现状”的报告。刘大

半年来刻苦钻研古脊椎动物学，

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

经过认真梳理，他果然在“复活

大会”上作了这一出色的报告。

出席此次大会的 ２９人中，后来有
１９人先后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其中包括刘东生、穆恩之和李星

学，他们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 ３０
岁。他们 ３人的报告都发表在
１９４８年 ３月创刊的《中国古生物
学会会讯》第一期上。

此后，作为在中国古生物学

会恢复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创立

会员”，刘东生不断取得新的成

绩。他除了在学会《会讯》上发

表文章外，还把杨钟健在英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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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长篇著作———《中国云南禄

丰之似哺乳爬行动物》在《地质

论评》１９４８年 １３卷 ３—４期上介
绍。同年，他又在《中国古生物

学会会刊》（英文版）上发表了

“棘鱼类（Ａｃａｎｔｈｏｄｉａｎｓ）在中国
之首次发现”一文，又与杨钟健

（第一作者）在《国立中央研究院

地质研究所丛刊》第 ８号———
《李四光教授六旬寿辰纪念册》

上联名发表了“山西榆社榆社统

（上新统）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

（英文）一文。１９４９年，杨钟健与
刘东生在《中国考古学报》上发

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

遗”一文。１９５０年，他们又在《中
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上发表

了“重庆歌乐山的哺乳动物群”

一文。短短两三年时间，在杨钟

健带动下，刘东生已是一位成熟

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了。

迎接解放　报效人民
１９４８年底至 １９４９年初的辽

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

“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成

定局。国民党当局下令各有关

单位向广州乃至台湾撤退。中

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和高

级科技人员尹赞勋、侯德封、李

善邦、高振西、程裕淇、叶连俊等

都是正直的科学家，他们一致主

张留下。他们一方面软缠硬磨

地对抗和搪塞反动当局的迫迁，

一方面也储存粮食、油盐、咸菜

等，以保证职工和家属在应变时

期的吃用。刘东生当时担任了

该所的伙食团团长，要为像他那

样的单身职工操办伙食，还要与

广大员工一起，投入抗迁护所的

斗争中，白天晚上都在院里巡

逻。他用留声机播放自己收藏

的古典音乐及其他唱片，全所员

工都很爱听，在紧张的日子里为

大家带来了欢乐。大家团结在

一起，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度过

这艰难的岁月。

１９４９年 ４月 ２３日，南京解
放。中央地质调查所，包括它的

全体人员，以及图书、仪器、设备

等都回归人民政权，成为新中国

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刘

东生和该所员工一起从事政治

学习、清点物资、登记造册等工

作。他也在对外开放的陈列馆

里担任讲解员，接待群众，以及

首长和外宾，如党中央副主席刘

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淮海战役总

前委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

毅，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

等等。

该所东边不远的小营有原

国民党中央军校，南京解放不

久，那成了华东军政大学，是短

期突击培训南下西进干部的。

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自然发展

史”、“劳动创造了人”等课程，并

利用该所陈列馆的优越条件，刘

东生不但为他们讲解陈列展品，

还给他们上课，常常是上下午各

一场，十分忙碌，有数以千计的

学员听过刘东生的课。刘还与

该校教员通力合作，整理实物标

本、文字和图片资料，甚至从该

所图书馆典藏的图书资料中旁

征博引，很快就印好了该校这方

面内容的培训讲义，成了解放初

期培养革命干部很好的教学参

考书。

１９５０年初，进入了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党中央认为东北原经

济基础较好，又是全国工业的心

脏，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

展东北的工业和经济，以带动全

国。要发展工业和经济，地质一

定要先行。原中央地质调查所

的骨干组成了“东北地质矿产调

查总队”，李春昱为总队长，老地

质学家侯德封、程裕淇等也是领

导人，刘东生与关士聪、秦馨菱

等也一起参加，刘东生等与留用

的日本地质学家在辽宁清原金铜

矿区发现了新矿，又在吉林盘石

的矽卡岩铜矿区发现了白钨矿，

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在东北工

作了约半年，刘东生深深感到，当

前国家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和从事

建设，迫切需要矿产资源，以前自

己酷爱的古生物学知识似乎一时

还难以用上。

尽管如此，刘东生对自己的

本职工作———古脊动物学研究还

是兢兢业业在进行着。他 １９５１
年随杨钟健去青岛，由山东大学

地质系师生陪同到胶东半岛莱阳

等地去采集恐龙和恐龙蛋化石。

刘在采集体积巨大的恐龙化石

时，还与化石采集修理的技师王

存义一起创造了“套箱法”的新

技术，受到杨钟健的称赞。后来

刘就他这一些工作成绩还在《科

学通 报》上 发 表 了 几 篇 报 道

文章。

１９５２年秋，刘东生在北京参
加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筹备工

作，在分发文件时，他见到一位苏

联铜矿专家罗吉昂诺夫在报告中

说，铜矿开发必须要调查矿山周

围的“第四纪地质”，他还是第一

次听说这一术语，后来竟然成了

他终生奋斗的领域。

１９５２年底，刘东生到了他所
在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

新生代研究室（即后来的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在大

家讨论该室今后的发展方向时，

当时有“生物路线”和“地质路

线”的分歧。杨钟健、周明镇等

主张前者，就是以研究化石形态

解剖、描述、分类、演化为目的，地

质工作只是获取标本的手段。这

一派占了上风。刘东生却主张后

者，他根据解放之初的工作深深

体会到国家恢复经济和从事建设

迫切需要矿产资源，研究化石恰

恰是达到找矿目的的手段，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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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竟然居于劣势。他就流

露出要离开该室、投身到热火朝

天的找矿工作中去的意愿。杨

钟健对于他多年精心培养而且

初露头角的刘东生竟然要改行

离去，非常惋惜，专门约请刘恳

谈：“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

明说嘛！”刘答：“我只是想多做

一些国家当前迫切需要的找矿

工作（他举出了过去跟他在中央

地质调查所一同研究古生物的

卢衍豪、李星学、盛金章现都去

找矿了），并非对您个人有什么

意见。”的确，刘对他所崇拜的杨

钟健先生不但没有什么意见，而

且心怀感激和敬意。他从杨钟

健那里学来的古脊椎动物学本

领一直没有丢掉，此后多年也发

表过若干研究成果。他以后从

事第四纪科学和黄土科学研究

工作也得到杨钟健很多指点、教

导和帮助。他们的师生情谊延

续了 ３０多年，成为学坛的佳话。

２００１年刘东生还为杨钟健研究
“禄丰龙”的产地题写了纪念碑

文，于当年清明节正式树立在

那里。

１９５３年初，刘东生被李四光
派去考察白云鄂博的冰川遗迹，

与同去的人没有得到一致意见。

紧接着，刘被地质部地质矿产司

派去白云鄂博铁矿区从事找矿。

他主持狼山队的工作，他的老同

事李星学主持呼和浩特队的工

作，关士聪主持宁夏石嘴山队的

工作。李、关的重点是找煤矿，

刘是在三木代庙勘查伟晶岩脉

中的锂云母矿。他算是从古脊

椎动物研究转到了国家最急需

的矿产资源勘查，是一生中专业

上的第二次“改行”。

刘东生了解到，三木代庙有

发育很好的伟晶岩脉，日本人占

领时期，很多日本矿床学家都来

看过。岩脉里有较丰富的锂云

母矿，他们疯狂地开采，运回日

本。包头解放以后，还有日本人

未来得及运走的锂云母矿石散

乱地堆着。刘东生率队到三木

代庙后，仍然对一条条伟晶岩脉

仔细地勘测、采样化验，结果却

令他们很失望，原来富含矿石的

伟晶岩脉上部都被日本人掠夺

式地开采殆尽，下部已经没有什

么远景，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

刘东生本来与他的古生物学界

同行们一起暂时放下心爱的专

业，一心奔向国家建设的当务之

急———寻找地下矿产资源，而他

自己却吃了一个冷碰。这说明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具备客

观条件，再加之主观努力才能有

圆满的结果。矿产资源有没有，

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尽到自己的

责任，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正当刘东生为此事而怅惘的时

候，新的工作机遇又降临到他

头上。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亮点速读·

俯冲板块形成的金属熔体造成了核幔边界的超低速区

三十年前地震学家们发现核幔边

界之上存在分布不均的超低速区（ｕｌ

ｔｒａ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ｓ，简为 ＵＬＶＺｓ），通

常和大低速省（ｌａｒｇｅｌｏｗｓｈｅａ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简为 ＬＬＳＶＰｓ）紧密相连。虽

然认识其成因对于理解核幔边界的热

和化学状态乃至于深部地球的演化历

史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尚未有定论。

硅酸盐熔体常被用来解释 ＵＬＶＺｓ的成

因，但是 ＵＬＶＺｓ的不均一分布特征以

及其密度异常与硅酸盐熔体的存在不

相匹配。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卡内基研究院

的研究人员观察了下地幔压力条件下

ＦｅＣ体系的熔融行为，他们发现：ＦｅＣ

体系的共结熔融曲线在核幔边界条件

下与目前的地温线相交，也就是说，它

们能够在最下部地幔形成金属熔体。

如果 这 些 熔 体 聚 集 成 独 立 的 块 体

（ｐａｔｃｈ），就能产生地震学上观察到的

ＵＬＶＺｓ的密度和速度特征。由于俯冲

的海洋岩石圈可以携带 Ｆｅ和 Ｃ进入

下地幔，因此，它们在下地幔底部的熔

融就形成了金属熔体，从而形成了 ＵＬ

ＶＺｓ。这个解释把核幔边界的特征与

板块俯冲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以上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ＰＮＡＳ》上：ＬｉｕＪ，ＬｉＪ，ＨｒｕｂｉａｋＲ，ＳｍｉｔｈＪＳ．２０１６．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ｌａｂ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ｅｌｔ．ＰｒｏｃＮａｔ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１１３（２０）：５５４７－５５５１．］

（夏群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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